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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民俗叙事是民俗的表征形式,也是民俗内涵的承载方式.富川瑶汉民众在

日常的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共同的民俗叙事,构筑了共享符号,即视刘仙娘为共同的保

护神.共享符号的建构离不开共同的民俗叙事实践,富川瑶汉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通过

刘仙娘庙会及共同的神圣仪式,在信仰实践中实现人神互动,完成情感寄托,也为瑶

汉民众通婚创造了条件,其间民俗经济更是夯实了文化共同体的根基.情感与亲缘,
生计与经济,互相支持瑶汉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刘仙娘共同叙事将富川瑶汉民族同胞

凝聚为一体,促成了多元一体的地方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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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的学理分析,成果丰硕.从目前的

研究成果看,基本现状呈现为,“我国民族工作的政府主导性以及国家力量的强大,
使得学者们在开展相关研究时更加偏好从国家视角对民族政策、民族工作进行制度性

分析,而往往忽略了各民族成员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的能动性”[１].可见,通过民众内

在主体性力量促进民众团结的文化实践模式值得予以关注.
经田野调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平地瑶与汉族杂居区在历史进程中经过几代人

的努力,构筑了瑶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即地方保护神刘仙娘.构筑共享符号这一

文化实践,契合２０１９年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即“树立和突

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２]

的历史命题,瑶汉共享的刘仙娘文化符号是瑶汉两族民众通过长期的民俗叙事实

现的.
在日常生活中,民族共享符号的建构离不开民俗叙事.田兆元指出民俗由三种叙

事形态构成,即语言的叙事形态、仪式行为的叙事形态和物象景观的叙事形态[３].目



前学界运用民俗叙事术语时,多半直接将其作为方法论使用,采用三种叙事形态解读

研究对象.就目前研究成果看,民俗叙事是民俗文化文本化的重要路径,民俗叙事将

民俗内涵转化成了民众认同的具象化符号,或书面文字,或口头语言,或仪式行为,
或图像景观等.民俗叙事是各民族表征民俗的行为方式,这些形式也是内容本身.透

过民俗叙事形式挖掘内容背后的人的意愿自然就成了民俗叙事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

理解民族共享符号的关键所在.
民俗叙事在特定的地域是一种共同叙事,在民族杂居地区,民俗叙事是一种共享

叙事,是一种共享符号的构筑与认同.这样,本文关注的现实问题———多民族杂居地

区如何实现文化认同与亲密团结,就可以在民俗学学科所探索的学术问题———共同的

民俗叙事与共享符号概念中得到解读和分析.
本文以民俗叙事作为切入视角,将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平地瑶与汉族(以下简称

瑶汉)杂居区日渐形成的瑶汉共享的刘仙娘文化符号作为分析对象,探讨瑶汉民众是

如何通过民俗叙事———特别是共同叙事———共筑共享符号的,共享符号背后的民众又

是如何实现互动互济互融的,进而揭示共享符号背后的动力源基质.

二、多元叙事转向共同叙事

多民族多元文化是我国的国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

现实国家文化的制度根基.在多元文化中蕴含的共享符号是多民族间交往、交流、交

融的重要印迹,也是各族民众自觉自主建构区域文化共同体、促进区域和谐的重要实

践.刘仙娘信俗作为瑶汉杂居区地方的重要文化样态,它集合了民众的多方诉求与美

好愿景,从多元叙事走向共同叙事,也反映了当地瑶汉民众互动交融的客观现实.共

同叙事是指瑶汉民族一致认同的共享的标志性叙事文本,多元叙事则是指关于同一文

化事象的多样性讲述文本.
瑶族讲述的刘仙娘叙事,主要有“刘仙娘大战蛟龙”和“刘仙娘献祭救民”的主题.

前者讲的是,“某年六月初六,王母娘娘开蟠桃会,邀请各方派代表赴宴.当时居住

在城北石狮村这一带有十条龙,它们为了赴宴的一个席位从激烈的争论到大动干戈.
它们兴风作浪,导致这一带瞬间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村庄被淹,房屋坍塌,村民家

畜死伤无数.所幸土地及时禀告王母娘娘,王母立即派刘仙娘为名除害.刘仙娘挥动

葫芦扫帚,万道金光犹如千支神箭射向十条龙,最后蛟龙被灭”[４].在瑶族讲述的刘

仙娘与蛟龙斗争的叙事中,刘仙娘是正面形象,“女神被构造成了一种获胜者的角色,
甚至某些自然环境的形成都被归因成了与刘仙娘有关.当地有名的河流、山川、景观

都被认为与刘仙娘有关,淮南河是刘仙娘拖麻成线引过来的;当地有名的溶洞‘穿岩

洞’被认为是刘仙娘制止蛟龙打斗,从而解救被淹没的土地和民众而开通的泄洪通

道”[５]相反,龙却被刻画成自私、暴力、不顾百姓安危的负面形象,这与西江流

域自秦朝就有崇拜龙神的事实是不一致的.富川境内汉族一直以来就有正月舞龙、正

月十五“炸龙节”习俗,这叙事明显反映了刘仙娘信俗与龙神神话对峙的事实,背后其

实暗含瑶族与汉族间存在的冲突.历史上瑶、汉关系并不是一直融洽的,旧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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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关系长期处于交恶状态,人们把瑶称为“蛮”,称为“贼”,经常发生民族纠纷.瑶族

人因社会地位低,居住条件也比较恶劣.据«富川瑶族自治县概况»记载,明清以来,

就流传“民人(指汉族)在中央,瑶人住两旁”[６]的歌谣,它反映了当时汉族居住在平

地,瑶族居住在山区的境况.可见,刘仙娘和龙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瑶族与

汉族之间的冲突关系,两者在叙事文本中是具有象征意味的.
而“刘仙娘献祭救民”主题叙事,主要凸显了刘仙娘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民间传

说,石龙山原是一块‘佛地’.全州一活佛在此筑水成湖,遂使富川连年大旱成灾.瑶

族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叫刘娘,她不忍心老百姓活活受苦,毅然跳进佛湖.她的义

举感动了海神盘龙相公,将其救回龙宫共结良缘.后来,刘仙娘回到佛湖,取下的金

簪戳穿石龙山,让湖水顺流下富江,解救全川旱困,救活了老百姓,后世为纪念刘仙

娘的恩德,便在柳家源立淮南庙祀奉她.”[７]刘仙娘的民族身份,引起了瑶族民众强烈

的认同.其中,她为解救遭受灾难的百姓,跳湖献祭这一壮举更是让瑶族民众敬佩不

已,为纪念她引发了虔诚的祭祀行为.境内平地瑶的民众在讲述刘仙娘传说故事时,
会强调刘仙娘的瑶族身份,通过凸显其身份来占据文化主导权.由此造就了特定的瑶

族刘仙娘叙事文本.
汉族的刘仙娘叙事文本,主要彰显白龙的优良品格,将白龙塑造成刘仙娘的“贵

人”.据说西岭山中居住着白龙,地方汉族先民尊其为“雨神”,而刘仙娘只是民间的

一个贫苦之人,由于她人美心善,捕鱼时遇到了白龙,得白龙仙子垂爱.二者两情相

悦,白龙仙子将刘仙娘带离苦海,结为夫妻,随后点化刘仙娘,助其成仙,刘仙娘获

得了行云布雨的神力,受到民众敬拜.一次,刘仙娘与恭城太尉争斗,在危难之际,
白龙出现护住刘仙娘,而他的尾巴被太尉一剑斩下.于是,西岭山的白龙变成了“折
尾龙”.白龙折掉了自己非常重要的尾巴,这直接影响了他行云布雨的能力,５６岁的

S跟我说:“西岭山的折尾龙,因为没有尾巴,跟其他地方的龙相比,他比较弱,如

果到处都需要雨水的时候,他一般都争不来雨.只有其他地方不需要雨水,他才能弄

来雨水.”[８]因此,当地方干旱的时候,主要就是祭拜刘仙娘,向刘仙娘祈雨.相传在

富川干旱,黎民苦不堪言时,刘仙娘曾用头上的金簪穿岩破洞,让西岭山中的泉水流

到平原地带,惠及整个富川子民,受惠的百姓都敬奉刘仙娘.民间还一直传唱“观音

岭岭(西岭山的一座山峰)有个井,井水流出一垌田”,这是富川人畜、庄稼用水由来

的集体记忆,也是刘仙娘为民排忧解难事迹的地方讲述.其实,白龙的功绩并不亚于

刘仙娘,白龙在叙事中始终是“英雄”般的存在,因为有他,才有了具有神力的刘

仙娘.
“叙事是人们进行表述的形式,关系到表述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它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经历并跨越时间的秩序和意义.”[９]刘仙娘叙事经过历代传承与传播,经过瑶汉

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刘仙娘叙事逐渐趋同,形成了情节稳定的瑶汉共享的刘仙娘叙

事文本,传说内容简述为:“刘仙娘出生在富川瑶族自治县柳家乡石坝村下流寨‘西瓜

地’.出生于农历六月十三(年份不详),自小失去父亲,随母改嫁到柳家乡莲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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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哥嫂经常欺压她.由于继父家中做渔业生意,她每天跟着嫂嫂去捕鱼.其间,遇

到了白龙仙子,白龙仙子倾心于她心善貌美.加之,他们情投意合,最终配成夫妻,
婚后生下一对龙凤胎.刘仙娘被白龙仙子度化成仙后,具有了泄洪、播雨除旱、治蝗

保苗、主嗣生育等神力.”叙事中不提刘仙娘的民族身份,也未保留刘仙娘与龙神的冲

突,而是将二者放置在“夫妻”的关系中进行讲述,呈现的是一派祥和的图景.地方共

同认定,刘仙娘是以梧州话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平地瑶与汉族杂居区民众共同的保护

神.这样,具有一定冲突色彩的多元叙事变成了和谐的共同叙事.
多元叙事是如何走向一体的? 这离不开瑶汉信众的努力.他们通过“刘仙娘是我

们梧州人的保护神”的讲述,将平地瑶与汉族整合在了梧州人这个身份中.梧州人是

指富川县内以方言梧州话为主要交际语的汉人与瑶人,以梧州话为母语的平地瑶与汉

族杂居区的民众自称梧州人,凭借梧州人的身份与其他方言的汉族与瑶族民众相区

别.瑶汉民众通过共同方言弱化原本的民族身份,建构了一个新的身份概念整合两族

民众.起初,只有柳家乡淮南庙供奉有刘仙娘神像,每年农历六月十三刘仙娘诞辰

日,瑶汉民族都会集聚于此开展隆重的祭祀行为.每年的白露时节或者刘仙娘诞辰日

还会举行刘仙娘出游仪式.当其他梧州人聚居区的平地瑶与汉族需求祈雨时,会千里

步行去淮南刘仙娘祖庙借神像回村供民众祭拜.随着刘仙娘信仰圈经济水平的提升,
各村具备了修筑刘仙娘神像的能力,他们便以祖庙刘仙娘神像样式为基准塑造刘仙娘

神像.但他们始终将祖庙作为刘仙娘的信仰中心,即便各村塑了刘仙娘神像,依然将

祖庙视为“大树根”,而其他刘仙娘庙是“树枝”,这构筑了刘仙娘信仰的空间谱系,密

切了刘仙娘庙宇间的相互关系,强化了认同.
如今,关于刘仙娘的叙事最详细的文本掌握在地方瑶族师公手中,这些唱本也成

了瑶汉民众心中的权威叙事.笔者曾搜集到两个唱本,即«仙本书»和«刘仙娘仙本

书»,大致讲述了刘仙娘与白龙仙子成婚前遭哥嫂欺负,以及得道成仙后,具有救民

于苦难的神力,如«仙本书»就有这样的表达:“各处庙堂娘(刘仙娘)有位,当时留记

在淮南,富邑子孙多敬奉,无雨陲驾去行乡,天时干旱与娘说,实时差起五龙王,大

小巫师来投请,鸣角三声到香坛,遭难之人请投娘,娘到潭前病离床,仙娘庇佑国泰

平安,护佑臣民风调雨顺,万物更生财帛兴隆,人才繁荣昌盛.”[１０]目前的师公唱本,
渐次成了瑶汉民族共同接受的标志性叙事文本.

广西富川刘仙娘传说,经由瑶族民众的讲述、汉族民众的讲述,最后形成了瑶汉

族群认同的共同的民俗叙事.共同叙事很自然成了瑶汉民族融合的标识,也代表着瑶

汉民众彼此认同,意志趋于一致.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具有独特意义,共同的叙

事反映了一个日常事件演变成为一个民俗事件的历程,可以透视瑶汉融合的动态

过程.

三、瑶汉共享符号的文化基质

文化的多样性与区隔性,潜藏着不稳定性,在多元文化中搭建共享文化,这是多

民族杂居区的生存之道.瑶汉杂居区民众在长期互动中将共同的情感诉求与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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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嵌在他们标志性的共享符号中,以共同民俗叙事作为强烈的情感纽带,将人带到仪

式中完成紧密互动,最终使人们结合到一起.情感、温度、共生是共享符号所持的底

色,失掉这些,难以称得上是共享符号,也难以构筑文化共同体.毕竟,瑶汉民族的

交融不是机械的结合.
瑶汉共享符号的选择,是长期的文化交流实践的结果.刘仙娘的民间传说流传有

多个版本,老百姓口头叙事中的刘仙娘在得道成仙前,是备受哥嫂欺凌的可怜劳力.
为何是这样一位身处水深火热境地的女子成为叙事中的主角,成为日后被民众敬奉的

刘仙娘? 直到笔者参加刘仙娘祭祀活动,与当地老人在庙里通宵畅聊后才读懂其背后

的意图.当晚一群老妇人围坐在一起,她们说刘仙娘成仙前很遭罪.哥嫂要她干尽家

里重活,还处处刁难,把猫吃剩下的饭给刘仙娘吃.刘仙娘有志气,对哥嫂说:“我
饿死不吃猫仔饭.”讲述者边讲述边抽噎,听者也纷纷落泪.她们讲述的时候都会自然

地穿插讲述自己生活的不易,把自己比作遭难时的刘仙娘,祭祀场域转变成了临时的

倾诉空间.其间老妇人之间互相宽慰,说刘仙娘会保佑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她也吃过

苦,会懂我们的难处的.
这些简单朴素的讲述,表明人物的选择并非随意.她是广大穷苦百姓的缩影,是

瑶汉民众共建、共享且极易产生共鸣的存在,正如田兆元所言:“不存在与现实没有

关系的民间故事,所有的民间故事都有一定的现实背景.”[１１]“刘仙娘”成了媒介符号,

它完成的是将民众凝聚在一起,让在苦难中挣扎的民众因刘仙娘叙事而更加团结,在

一个共同的符号空间中完成自我苦难的倾诉.通过情感上不断的拉扯,人与神、人与

人之间产生依赖感,建立情感的基石.
民俗共享符号呈现出的生计依赖,是瑶汉共同体的生存基础.在神圣仪式中,民

众祈福背后通常围绕“生”与“活”的问题,这是关乎民众存活与存续的重要问题.恩格

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第一版序言中就曾明确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即物质生

活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刘仙娘的功用叙事明显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赋

予刘仙娘以泄洪、播雨除旱、治蝗保苗的神力,这是创造的神力,但是事实上它真切

地反映了地方灾难记忆与特定时期的民众需求.据方志记载,“明嘉靖十四年至１９８９
年,水灾３０起,山水暴涨,冲倒房屋桥梁,淹损庄稼,溺死人丁,损失惨重;旱灾

３３起,大旱,粮食减产,米贵,饿殍载道,农民卖儿女逃荒.清道光十五年,病虫

害５起,庄稼损失极其惨重”[１２].村民H说:“以前我们这的庙里还没有塑刘仙娘神

像的时候,遇到干旱就去柳家接刘仙娘神像到村上祭拜,每次接了刘仙娘,都会有一

阵雨,很灵验的.”[１３]当民众凭借自身能力无法规避自然灾害带来的毁灭性伤害时,
“神”就会被生产出来,灵验叙事的生产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刘仙娘在地方民众心中的地

位.其次,民间流传刘仙娘婚后诞下一对龙凤胎,因此,婚后尚未生育的信众会到庙

里祈求儿女双全.长此以往,刘仙娘就成了地方生育神中的一员.作为地方保护神,
刘仙娘沿袭了传统民间信仰的功用性,外加刘仙娘符号上的传奇叙事,强化了其神圣

性,也充分汇集了民众的需求,祈福现场其实可以视为民众直面内心需求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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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享符号的情感亲缘性,是瑶汉共同体团结的纽带.昔日仅有淮南祖庙时,
每到刘仙娘诞辰日,以梧州话为交际语的瑶汉民众纷纷到柳家乡祭拜刘仙娘.各村民

众,不论瑶族还是汉族,都积极地参与祭祀活动.昔日庙会当晚青年男女会自发对

歌,其间“依歌传情,答歌相配”,H告诉笔者:“我认识的蛮多人,都是在庙会上相

中了,回家就托人说媒,成了蛮多对.有汉族男后生仔入赘瑶家,也有瑶族妹嫁给汉

族后生仔.不过也有互相都看对眼,起初父母不同意,但是最后也成了的.”[１４]另外,

庙会也为拟血缘关系建立提供了便利,即汉、瑶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交老同的地方习

俗,一旦缔结关系就会如同亲兄弟姐妹般.正如地方县志所言,“瑶汉族之间认‘老
同’,拜‘同年’;生活上有困难,互相关照;生产上有困难,互相帮助解决;技术上

有困难,互教、互学、互勉,蔚然成风”[１５].村民S告诉笔者:“５０年代之前出生

的,尤其是女性,都喜好‘交同年’,就是找到跟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结为姐

妹.”[１６]庙会人流量大,是最容易促成这种亲密关系建立的场所.一旦亲密关系建立,

会延续到后代.S还对笔者说:“结为‘同年’后,就成为了一家人一样,遇到红白喜

事,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可见,瑶汉共同信奉的地方保护神庙会,有别于单一民族

举行的庙会.两族共同的信仰符号,有助于聚合两族的民众,这为瑶汉青年男女提供

了情感邂逅的机会,为瑶汉民族通婚创造了条件.亲缘共同体的建立是民族融合的最

佳形式,无论是瑶汉通婚,还是瑶汉交“老同”,刘仙娘这个瑶汉共享符号都发挥了重

要的凝聚作用.这种亲缘关系与拟血缘关系的建立,是夯实瑶汉文化共同体的重要

基础.
民族共享符号的经济效益性,是瑶汉共同体和谐的源头活水.田兆元指出:“民

俗信仰活动,其组织者和从业者,都是以不同的形式获取收益,因此也是一种隐藏着

的与经济相关的行为.民俗节日更是一个重要的消费时间,古今的商家,无不重

视.”[１７]在富川,庙会、春节与清明节是最重要的三大节庆:春节实现的是至亲团圆;

清明节是祭祖;而庙会除祭祀地方保护神外,也是亲朋好友齐聚的日子.庙会将至

时,外出打工的青年男女会往家赶,这是返乡的一次高潮.庙会活动会促进民俗经济

发展,形成消费的小高峰.
民众采购祭祀用品、走亲访友的礼物、招客宾客的美食,这些都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据采访得知,近五六年,普通家庭在庙会期间,一般消费都在１５００至２０００元,
多的有三四千的开销,开销里面包括采购祭祀用品、庙会捐款、宴请宾客等.庙会不

仅让地方百姓增收,邻近村庄的村民也会借此机会贩卖农副产品.庙会上的小商贩更

是不计其数,他们一般以出售香烛、纸钱、鞭炮、水果、奶制品、儿童玩具等为主,
以此达到增收的目的,这成了地方民众集中消费与集中获益的重要时刻.

近十多年来,刘仙娘相关庙宇逐渐增加,随之相关的大型集体祭祀活动也自然增

加,民俗成了地方民众增收的一种重要载体.在民俗经济的催生下形成了一种新群

体,即民俗经济共同体,这是文化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２０２０年为了防疫的需

要,各村落的庙会活动都取消,这一突发事件无疑将民俗经济重要性推到了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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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活动取消后,返乡人员数量锐减,居家老人成了前往庙宇祭祀的主力.由于主要

的民俗消费群体的缺席,整个交易市场是冷淡的,祭祀仪式是简化的.庙会中缺了中

青年,缺了走亲访友的宾客,很大程度上庙宇香火也直接受到了影响.当下民俗消费

的低迷,其实也是民俗仪式活动式微的一种重要体现;相反,民俗消费的高涨,说明

参与庙会的群众基数大,这些人在庙会中扮演的角色也许各异,甚至有些看似与祭祀

并不直接产生紧密联系,但是他们却是庙会活动的重要支撑或者支持者.
在瑶汉杂居区,瑶汉民族间自觉构筑共享符号,这是相当显著的文化现象.“符

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１８]共享符号承载的内容,灌

注了文化共享群体的价值观念与伦理追求,对瑶汉民族共享符号基质的把握,是理解

共享符号的生产意图,接近文化真相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刘仙娘信仰实践活动让地

方民众从中获得了切实的利益,进而构筑了一种持久的良性关系,即互助共生,这是

瑶汉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基质.
瑶汉民族共享符号及其认同,是通过民俗叙事实现的.民俗叙事不仅仅是语言文

字的表达,也是仪式行为的互动、景观图像的彰显,更为重要的,它还是瑶汉民族的

情感熔铸与生计依赖.民俗叙事成为民俗生活本身,在富川刘仙娘信仰生活中得到了

生动体现.

结语

刘仙娘信俗能够维系瑶汉民族关系的友好,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刘仙娘叙事文化

空间中,人与人在信仰实践中建立了互助共生关系,这是共享符号的重要基质.在刘

仙娘庙会活动中,瑶汉民众不仅实现了人神互动,完成了情感的寄托,还为民族间互

动创造了条件.民俗经济更是夯实了文化共同体的根基,资本与文化的共享是维系民

族杂居区民众和谐关系的重要力量.
民族共享的刘仙娘文化符号并不是简单的符号,它的形成经历过杂居区民众的选

择、调适甚至冲突,并经多元叙事转向共同叙事,才逐渐形成这一凝结不同民族的价

值符号.瑶汉共享的刘仙娘文化符号可以说是地方民族认同感最为强烈的地方文化标

识,这一符号往往附着了瑶汉民众一致认同的价值与意义,是共同体关系持久性的保

障.共同居住的地域、共通的语言并不绝对能够产生一种共同体性质的关系,而共同

认同的民俗符号往往却自然地将人与人凝聚为一体,这时候的认同就有别于从制度建

设、经济建设以及公共服务建设等路径构筑的共同体,这种通过民众内在主体性力量

来促进多民族团结的实践模式,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重要民俗文化现象,需要予以更多

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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